青龙阁与孙仲山

说起定慧寺的青龙阁，一般人已经不知其然。但是，对于年长的长寿人来说，青龙阁却是他们美好记忆中的一个点。
                 青龙阁影依旧在
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青龙阁，邑南五里，濒临大江，与白虎头相对峙。清末邑人孙仲山捐资千元创建。旁有小阁，风景优美。阁内题联甚多。
青龙阁，位于青龙嘴的悬崖边，视野异常开阔，悬崖之下是著名的小岩子码头和波涛滚滚的长江，北望陡岩重岗的白虎山，亭阁典雅，花木掩映，江天一览，景色俱佳。
青龙阁的准确位置，好多人已经不太清楚。远远望去，定慧寺旁边有一栋体量高大的苏式建筑，耸立于青龙嘴上，显得特别抢眼。一些人误传，说这栋楼就是当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及狮子滩电厂办公大楼。事实上，这栋大楼是1956年7月狮子滩电厂厂部搬迁到邻封上硐后，原狮子滩水电工程局与狮子滩电厂交换场地而为安置狮子滩水电工程局的家属才新建的职工宿舍。这栋大楼，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及狮子滩电厂，没有任何关系。
青龙阁的面积，大约有50来平方米，四周是花木扶疏的小园林，与定慧寺紧紧相连，相映成趣，过去是长寿民众观江游览之所。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为青龙阁的消失而惋惜遗憾。其实，青龙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另外一个建筑物遮蔽起来了。这栋职工宿舍大楼，就是青龙阁的所在地。原来，这栋大楼就是在青龙阁基础上，四周增加了框架，上面增加了屋顶，于是外形大变，而把青龙阁包裹在里面了。现在走进这栋大楼，就会发现青龙阁的巨大砖砌圆形房柱，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只要将后来增加的框架和屋顶拆除，青龙阁就可恢复当年的光景。
青龙阁与定慧寺之间，有一栋两层的楼阁，前后有两个石朝门。第二个石朝门之前，是一坡石梯，登山石梯，就到了青龙阁，远处看小楼阁与青龙阁浑然一体，其实是两个建筑。这个楼阁，就是《长寿县志》记载的青龙阁“旁有小阁”的楼阁了。
奇灵气脉冲龙阁
青龙阁四檐高翘，翼然若飞，点缀于青龙嘴上，为定慧晓钟增添了灵性，俨然成为江上一景，极得江山之胜，因而“阁内题联甚多”。不过，众多的楹联已经无从欣赏，有幸的是，长寿知县赵维城的楹联却得以流传至今，从中可见当年青龙阁的小景胜概。
对于赵维城，一般人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却是长寿有史以来少有的好官。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五，有这样一段记载：
赵维城，字芸荪，江苏长洲人，优贡，俭朴廉勤，不烦不扰。时烟禁綦严，下乡督铲烟苗，山民抗拒，几酿事变。芸荪恺切勤谕，卒至禁绝。若非反正后驻军保种，希图借此筹款以饱私囊，计此毒卉已无一茎矣。未几，调署大宁丰都。民国元年，复知县事。士民爱戴有加，于凤岭街凿池蓄水，石壁镌“盟心白水”四字，至今人称赵公井云。去任后，邑人复于平地楼台，设长生禄位，与霍公雨霖并祀。宣统元年任。
可见，赵维城是江苏苏州人氏，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和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两度主政长寿，“以城苦饮水，凿池蓄水，以供民饮用”而人称赵公井，故而极受爱戴，在长寿历史上实属罕见。
赵维城的青龙阁楹联是这样的：
名士五百年，奇灵气脉冲龙阁；
春光二三月，罨画江山接凤城。
这副楹联，看似简单，却并不好解。其实，赵维城的楹联，也许是受到其老家江苏南京莫愁湖畔胜棋楼的影响。胜棋楼始建于明洪武初年，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大将徐达弈棋的地方。清末著名湘军将领、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彭玉麟（1816年－1890年），在任两江总督期间，曾经为胜棋楼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联气；春光二三月，莺花合是美人魂。”
两相比较，赵维城写青龙阁的楹联，显然受了彭玉麟的启发。名士五百年，是相信长寿一定会孕育出英雄豪杰。这句话，是孟子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浓缩。奇灵气脉冲龙阁，是赞美长寿的雄奇灵异之气，全都集中于青龙阁上。春光二三月，是说青龙阁的风景，以二三月的春光为最佳。罨画江山接凤城，是赞美长寿江山如画，覆盖了整座城市。罨（yǎn）画，本指色彩鲜明的绘画，多用于形容自然景观或建筑物的艳丽多姿。上联言龙阁，下联言凤城，显然有祝福长寿龙凤呈祥的雅意。
青龙阁建成后，成为众多文人登临寄兴、写诗抒情之地。其中，目前仅存的是这首《登青龙阁》：
无限韶光好，黄鸟转枝头。
惊起山中客，来登江上楼。
云阴宿窗隙，林影落春流。
笑指仙源路，从兹觅小舟。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民国十七年《长寿县志》记述为钟文鼎作，而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则记述为李光蟠作，当以李光蟠为妥。李光蟠，字根仙，清末民初长寿人。是李开先的十世孙，又是还珠楼主李寿民的堂伯。
全诗极赞青龙阁风光之优美，足以引发人归隐桃源的佳趣。其中“云阴宿窗隙，林影落春流”一联，颇得山水神韵之胜。
                侠商孙仲山
在长寿城乡，只要提起孙仲山，年长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且众口一词：孙仲山是大富豪，做了很多善事。
其实，从长寿走出的孙仲山，是侠客中的富商，富商中的侠客，其人生充满传奇故事，令人肃然起敬。
1936年5月24日，孙仲山在北京度过六十大寿，亲朋故旧，贺寿者众。在众多寿匾和寿联的署名中，赫然写着段祺瑞、吴佩孚、班禅厄尔德尼等社会名流的大名，让人感到惊讶不已。
而孙仲山的交往圈，更是给人以强烈震撼。孙仲山的交往人群中，有这样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光绪、载沣、载振、那桐、恽毓鼎、袁世凯、黎元洪、端方、盛宣怀、程德全、松寿、陆宗舆、钮承善、张作霖、张澜、汪云松、刘湘、杨森……。
原来，孙仲山，断非人们津津乐道的等闲富绅，乃是清末民初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理财家，公益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在近代长寿众多历史名人中，论经历之坎坷，创业之艰辛，资财之雄富，交际之广泛，角色之多元，贡献之特出，影响之深广，恐怕无人可与孙仲山相伯仲。
孙仲山（公元1877—1950年），又名鸿猷，长寿县千佛乡（今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孙家湾人。
早年在重庆永兴隆字号作学徒，后去天津钧记大米庄，为洋商代销面粉，从中赚得白银30余万两，一举成为巨商富户。孙仲山将赚得的白银10万两汇回家中，广置田地和修房建屋，大兴土木。将剩下的白银继续经商办实业界。同时，还在北京、福建、江苏、安徽、四川等地政界、商界谋官任职，从中又集聚了大量钱财。
孙仲山任职于政、商两界，从中结识了四川大中银行股东汪云松、何鼎臣二人。汪、何二人对孙仲山的为人行事倍加赏识，极为器重，便全权委托他在京筹备北京分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孙仲山于1919年在北京前门外大马神庙，办起了“四川大中银行北京分行”，资金总额100万元，报经财政部注册登记营业。孙仲山出任分行总经理，从此跻身金融界。
跻身金融界的孙仲山，几经奋力拼搏，广结社会各界，实力日渐丰盛。1928年，他在奉系军阀阎廷瑞、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帮同和裕大银号部经理王安卿、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河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等政、军、商界要员、巨商的支持下，投资总额千余万元，在天津开办了大中银行，并对外发行钞票，为财政部推销公债，还给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打折销售部分印花税票等，从中获取了大量利润。继后，孙仲山又在哈尔滨、济南、开封、上海、汉口、长沙、徐州等大中城市设立了分行。为了广结盟友，防御风险，孙仲山还邀请了王怀夫之子王锡恒、冯国璋之子冯季远入行，对金融干员常铸九委以重任等。使孙仲山开办的大中银行，在各种金融风险中，都能抵御风险，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哈尔滨、济南等地相继沦陷，孙仲山的大中银行经营发生困难。为了保住资产不受损害，孙仲山除继续从事金融业务外，还广开财路，兼营汽车、棉布、颜料、丝织品、工业钻石、稀有金属等，赚取利润。
1946年，天津国民党中央银行以产业处理局的通知，对孙仲山经营的京、津大中银行进行查封。孙仲山深感处境不妙，便与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赵棣华合作，接办大中银行，更名为“大中商业银行”。不久，孙仲山回重庆接办了怡丰银行，并任董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孙仲山接受政府关于停业清理的决定，并亲自督办京、津、沪、渝各银行的清理工作。可惜在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孙仲山因心脏病发而不幸辞世。
守孝不忘桑梓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孙仲山捐资1000元大洋修建青龙阁，正值父亲逝世本人回乡守孝期间。
1908年，弃商从政的孙仲山，已经官居二品道员。闽浙总督松寿认为孙仲山才堪大用，入奏朝廷，以备录用。军机处随即做出重用的安排，准备“遇缺即放”。
     正当孙仲山宦海得意之时，父亲孙继宽逝世。清制，内外文职现任官员，遇亲生父母病故，从闻讣之日始，必须离任守制（守孝）两年又三个月，称为丁忧。于是，孙仲山奔丧回籍，在江南老家守孝，这是孙仲山离开长寿后回家居住时间最久的一次。
孙仲山把父亲的葬礼办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清政府给孙济宽追赠了“荣禄大夫”的封号，这是一品散官的头衔，足见清廷对孙济宽的看重。孙仲山把父亲的墓园，选在江南千佛场的九洞桥，陵墓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构筑考究，花费不菲。墓成，由四川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维新运动倡导者宋育仁（公元1857－1931年）撰写碑铭：“惟义方之教，贻亲以令名。起布衣以有闻，垂千祀兮清芬。”这个碑铭，对孙济宽的教子有方，对孙仲山的政商令名，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孙仲山在守孝“居礼之余，捐资十余万金，补助重庆商业学校，创办长寿男女学校暨义仓、医院、公园等处，修筑道路、桥梁、义渡、善堂及救生船等项，冬令施棉衣设粥厂。”
当时，“十余万金”是一个很大的额度。所谓“金”，绝非黄金，而是白银“两”的雅称。十余万金，就是白银十馀万两。
捐资办学，是孙仲山这次资助的重点。重庆商业学校，属于实业学堂，孙仲山对其捐资补助，与其素重实业的情怀和实业救国的主张，显然有直接关系。孙仲山资助的长寿男校，当是长寿中学的前身，即位于林庄坝的长寿县高等小学堂。长寿女校，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长寿知县唐我圻花六百金购买城内林庄口的韩侍郎（清代翰林韩鼎晋）花厅另辟校门而兴办，兴办之初，经费相当短缺，堂长不支薪水，孙仲山的捐助，可谓解了燃眉之急。
注重民生，是孙仲山资助长寿的一大特色。创办义仓、义渡、善堂、粥厂、医院、公园，修筑道路、桥梁、救生船等，无一不是事关民生的项目，而且着力点全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
孙仲山捐资兴办公园，指的就是青龙阁。为了丰富定慧寺的景观，为长寿父老乡亲提供一个休憩娱乐的场所，孙仲山慷慨捐资，特意在青龙岭上建起青龙阁。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青龙阁建成开放，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众的欢迎，因而才有“阁内题联甚多”的盛况。
孙仲山的佛缘
孙仲山在定慧寺捐资修建青龙阁，除了桑梓之情、慈善之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仲山对佛学的虔诚信仰。
孙仲山是佛教信徒。孙仲山的老家长寿江南千佛乡，是一个佛教氛围很浓的地方。成年后漂泊在外的孙仲山，始终与佛结缘，受佛教慈悲博爱的思想影响至深。供佛堂，挂佛珠，念佛经，印佛书，交僧侣，已经成为孙仲山生活中不可功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捐助善款，支持佛教事业，更成为孙仲山佛教信仰的特殊体现方式。
北京有两处佛教圣地——白衣庵和卧佛寺，是著名的文物古迹。
白衣庵位于东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路北，据专家考证是明朝时候的建筑，这座京城最大的尼庙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清乾隆时木刻版的京师全图，民国初年的北京内外城详图中，均有白衣庵位置的标注文字。至今，白衣庵还保留着四层殿宇和跨院的古老建筑风貌。 
卧佛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山馀脉聚宝山(又名寿安山)南麓，背倚山岩，前临田野，离北京主城约20公里。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以后各代有废有建，寺名亦随朝代变易有所更改。由于唐代寺里就有檀木雕成的卧佛，元至顺元年到至顺十二年间(公元1330—1341年)又铸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大型涅盘铜像，因此，一般人都把这座寺院叫作“卧佛寺”。明宣德、正统年间，朝廷曾经颁大藏经一部置诸佛殿。寺的建筑是一个大院落，在一条纵轴线上排列着四座殿堂。现存寺庙建筑，多是清代重修后的规模。
民国初期，白衣庵和卧佛寺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一片冷清。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孙仲山带头捐资，并发动志同道合者捐赠，先后对两处佛教遗迹进行修复。白衣庵和卧佛寺，目前已经面貌一新，朝拜者众，其中应该说也有孙仲山的一份贡献。
资助印刷出版经卷善书，是孙仲山在佛教事业上的一大功德。《梵网经菩萨戒》，亦名《梵网经菩萨戒本》，或《大梵网经菩萨戒本》，是记述释迦牟尼弘扬佛法的重要经典。此书于将近一千六百年前，由鸠摩罗什（公元334—413年）大师节选翻译，并依之为一批弟子授戒，当是华夏传授菩萨戒之始。然该“戒本”译于大师晚年，尚未推敲润色，鸠摩罗什便溘然驾鹤归西，致令译本留有缺憾，一些地方生疏隔膜，义理难明，令人费解。于是，历代注释本经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一本是唐朝时候新罗高僧义寂编著的《梵网经菩萨戒本疏》，重点对《梵网经菩萨戒本》中的戒律条目做出注释。这部佛经中国早已不传，而保存于日本江户幕府宽政五年（1793）收录的临济宗大典《送书目录》中，孙仲山辗转获得此书，奉为至爱。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一月，孙仲山将此书捐赠出来，交由北京刻经处刻印，从此这部佛教经典才广为流传。
1950年5月7日，孙仲山逝世于天津。后来，因为城市建设需要，安葬孙仲山的浙江义地坟墓外迁，孙仲山的遗骸从此不知所终。而今，位于北京西山的佛山陵园，终于有了孙仲山的陵墓，从此，孙仲山安歇于青山绿水，与佛永伴。
有虔诚膜拜的佛教信仰，有自利利他的佛教精神，有乐善好施的仁慈胸怀，有报效桑梓的纯朴情感，这，也许就是孙仲山捐资修建青龙阁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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